一个夏日的上午，阳谷知县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打虎英雄武松归来。师爷等县衙人员、西门庆等乡绅财主等也前来欢迎。锣鼓声乐喧天，百姓倾城夹道欢迎，瞻仰英雄，观瞻老虎。
武松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进城。在紫石街上突然看见了哥哥武大郎，兄弟相见悲喜交加。
武大郎让弟弟与嫂嫂潘金莲相认，潘金莲激动而又痴呆呆端详着英武的武松，同时被丈夫他们兄弟相见的气氛感染的眼睛也湿润了。武松也是欣喜而呆呆地看着潘金莲，看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叫了一声“嫂嫂！”
西门庆正是在这个场合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潘金莲，心情兴奋，瞅得目不转睛。武大郎家对面茶馆老板王婆，把西门庆的心思看在眼里，并与西门庆玩笑地打了招呼。
武松要随着欢迎的队伍前行暂别哥哥嫂嫂。潘金莲深情地目送着武松。武松走了一段路也回头看了看哥哥嫂嫂，潘金莲轻轻而又低低的晃动着打招呼的手。
西门庆人走出好远，眼睛还留在潘金莲身上。潘金莲也发现西门庆在盯她，就不自在地垂下眼，挽住了武大郎的胳膊。
武大郎让潘金莲先回家拾掇屋子等着迎接弟弟，自己跟在队伍后面继续买他的炊饼。人们在武大郎身后簇拥着他，调侃地喊着炊饼！打虎英雄哥哥家的炊饼！快来买呀！
潘金莲回到家喜悦地打量着屋里，心里盘算着怎样收拾整理才好。
西门庆等几位乡绅财主出资在狮子楼酒店，安排了欢迎武松的晚宴。武松说把虎皮献给县太爷，西门庆说他要买献给朝中宰相蔡大人。知县让西门庆给个好价，县衙要再招些人，聘武松为都头，以维护地方治安，好让百姓安居乐业呀。西门庆一听脸阴沉了下来。武松虽然再三推辞，但第二天县衙就张贴出委任武松为都头的《告示》。
武大郎因白天在街上见到了在外漂泊多年一父两母打小感情深厚的弟弟，喝了点酒，晚上与潘金莲亲热，潘金莲用被子蒙着上身和头应付了他。
做了都头的武松提着两盒糕点、两坛酒、一块花布料回家看望哥哥嫂嫂，潘金莲夸武松真懂事，没白在外闯荡。武大郎更是为家里出了个人物而自豪。
茶馆里喝茶的人们说开了风凉话，有说武松做了都头，不起眼的武大郎就像“苍蝇扒在了驴蛋上——有了硬根，”有说武松回来看哥哥，八成是待见上漂亮的嫂嫂。
武松回家，一家人团聚，自是热闹非常，他们喝着酒，聊着说不完的话。哥哥嫂嫂执意要武松今后回家住，武松推让，潘金莲以怕旁人笑话才说服了武松，还说房大院大，我和你哥冷冷清清，二弟回来住，家里也就有了热乎气，二弟还没有成家，这世上，咱们仨就是最亲的人了。哥哥嫂嫂热接热待，漂泊多年的武松感到了家的温暖。武大郎家从未有过的喜气洋洋，三人自然是开怀畅饮。
走马上任的武松在抓紧训练着他的团队，武松与弟兄们打成一片，非常快乐。

西门庆自打那天见到潘金莲，就已失魂落魄，草草处理了几天药铺的棘手事务，就来茶馆找王婆王干娘商议如何能得到潘金莲。王婆观察出潘金莲已经心仪武松，劝西门庆先别急，看看再说。可西门庆还是急不可耐，撒着娇缠着王婆想法子。西门庆是那种讨女人喜欢的人，王婆也很喜欢他，他们的关系如同干娘和干儿子一般。所以他们在说着这样隐私的男女之事时，寡居多年，刚过花甲，仍有性欲的王婆，就挑逗起西门庆来，好一番挑逗，西门庆才清楚王婆的意思，西门庆说干娘既然有此意早说嘛。王婆责怪西门庆把她看成了七老八十的老女人，眼里没有她，不懂她，她好可怜。王婆还进一步挑逗，说人们都说你的武功在阳谷县是第一，可不知下边功夫怎样。于是，西门庆使王婆又回味了一回王婆当年和她床上功夫非常了得的丈夫的欢愉之事。

武松晚上回家，潘金莲穿上武松送给她那块花布做的衣裙让武松看，武大郎和武松都说好看。武松还说布料倒是其次，主要是嫂嫂长得好，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潘金莲很是感激受用。这一夜，睡在一楼小屋里的武松难以入眠。和武大郎睡在二楼上的潘金莲也是辗转反侧。半夜起风了，潘金莲关严了二楼的窗户后，下楼去关武松小屋的窗户，并给武松盖严被子，轻轻退了出去。潘金莲出了武松的小屋，手按着胸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又蹑手蹑脚上楼去。潘金莲走后，武松悄悄睁开眼遐想着，身下流出了分泌物。回到二楼的潘金莲也是如此，取了床头上的一块毛巾放进了被窝，才微微睡去。次日，武松和武大郎走后，潘金莲推开二楼的窗户目送着武松的背影。潘金莲的这个举动，已被清扫着茶馆门前的王婆看在眼里。武松他们走远了，潘金莲又到武松的房间整理着武松的被褥，将脸贴在武松枕头上一会儿，又闻了闻枕头上的味道。

没过几天，西门庆又急猴屁似得来找王婆，逼得王婆想出了个请潘金莲来家帮她做几件过冬的衣服，安排西门庆借这个机会见见潘金莲，王婆第二天就去约潘金莲。潘金莲也是个善良人，总觉着王干娘无儿无女，又不会针线活，对门住着关系很好，年年都是帮着王干娘缝缝补补的，所以爽快地就定好了时间。

从县衙回来的武松在院里活动活动腿脚，潘金莲就让他给演说一下打虎的过程，武松高兴地答应了。潘金莲看着武松雄健的胸肌和腹肌神情痴呆呆的，此刻她边看边幻想着躺在武松的炕上，光着上身的武松向她身上压下来，她紧紧搂抱住武松，深情、忘情地亲吻着武松。正陶醉在幻想中的潘金莲被回来的武大郎为弟弟的叫好声惊醒。她进家忙着端菜，看着在院里擦身的武松后背，又进入了她的幻想世界，端着的菜汤也洒到了脚旁，武大郎纳闷地看了她一眼。夜间，武大郎翻过身想楼潘金莲，潘金莲一抬胳膊挡了回去。潘金莲睡不着出神地瞪着眼睛，仍在想着武松在院里习武的情景。

潘金莲去王婆家帮做棉衣，她们做着活，聊着天（聊天的内容也是很有新意的），吃着小吃，喝着茶，不知不觉快吃午饭了。这时西门庆来了，说是给王干娘送点新棉花。王婆给二人做了介绍，就下楼端菜，假装鱼糊了上街买现成的，给西门庆个说话时间。王婆去街上转了一圈回来，把原来做好的鱼端上楼。王婆与西门庆的“见潘计划”设计的没问题。问题出在西门庆自以为是，就是自以为长的帅，有钱，会调戏女人。却被已经心仪武松的潘金莲大骂得灰头土脸，潘金莲一怒之下把桌子上做棉衣的东西统统扒拉到地上，和王婆骂了一句西门庆他不是人，气呼呼走了。潘金莲关上家门呜呜地哭了，气得还掀翻了脸盆。武大郎回来问她怎么了，潘金莲也没有理睬，武大郎很纳闷。在王婆这边，王婆安慰、开导着西门庆。西门庆却对武松这个绊脚石怀恨在心，伺机欲除。

这样的机会还就来了，一天，县衙举行武松和他的团队训练汇报观摩会，知县、师爷在县衙大院检阅他们的训练成绩，西门庆和几位乡绅财主也列席观看。十几个弟兄虽然被武松打败，但知县师爷都很满意，因为一般人是比不过打虎英雄的，新团队重组时间短，练到这样的程度已非所易。西门庆趁此机会提出与武松比武，知县说武松和他的团队比武是公事，发生死伤是公务行为，你西门大人如果发生意外不好交代。师爷看拗不过西门庆，就让西门庆立字据，西门庆掏出已经备好的字据。知县征求武松意见，武松说早就听说西门大人武功了得，既然西门大人如此雅兴，武松愿意奉陪，也好像西门大人讨教讨教。几位乡绅财主都说他们也可作证。比武中，西门庆招招阴损，式式歹毒，一心想制武松于死地。西门庆的武功也确实了得，武松都凭借更高超的武功一一化险为夷，对西门庆也仅仅是一般的拳脚而已，而且一招一式都轻松自若。打到最后，西门庆这个所谓的阳谷县武功第一高手，已经疲惫不堪了，武松举起拳头正要狠狠砸向西门庆的脑袋，但收住了手。西门庆在地上疼痛难耐，爬不起来，求武松打死他。师爷宣布此次比武，武松武都头胜，西门庆大人败，武松把握分寸，武德唯尚，可敬可佩。财主李东夫见武松没有打死西门庆而遗憾。知县和师爷都看出了西门庆别有用心。自此，师爷安排外号“刀疤脸”的人监视西门庆。武松回家与哥哥嫂嫂吃饭喝酒时聊起比武一事，潘金莲罚了武松一杯，说比武打死人不偿命，为何不趁机打死西门庆，几杯过后，又把西门庆调戏她的事秃噜了出来，武松纳闷，武大郎尴尬。本来与武大郎这样的人生活，多年内心苦闷，单相苦恋起武松的潘金莲烂醉如泥，哭着，胡乱说着。武松把她抱到自己炕上去睡，武松抱起醉酒的潘金莲时心中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武大郎看着二弟抱着潘金莲朝小屋里走，神情也是怪怪的。武松趴在饭桌上凑合了一夜。

武松早晨醒来，见身上披盖着自己的被子，又见潘金莲在满屋子蒸汽中洗笼屉布，潘金莲渐渐幻化成了仙女，在云雾中，在曼妙的音乐里，优美地舞着。武松从幻觉中清醒，说他也该走了，拿起一个炊饼边吃边往外走，潘金莲从橱柜上一个罐子里取出一个腌鸡蛋，放到武松的手里。武松谢过嫂嫂，就往外走，潘金莲紧紧抱住了他。武松措不及防，一手拿着炊饼，一手拿着鸡蛋，两手停在半空，非常窘迫。潘金莲说昨天他抱起她的感觉真好，就像羽毛飘在天上。武松声音有些颤抖，说嫂嫂不能这样，你是我嫂嫂呀。武松回转身，两只手仍拿着炊饼和鸡蛋，仅用胳膊紧紧夹住潘金莲，呆呆地望着屋顶说武松四处漂泊，没人疼，没人爱，今天真是谢谢嫂嫂了，可是，你是我嫂嫂呀，你为何是我的嫂嫂呀。武松用胳膊肘推开潘金莲，说了声谢谢嫂嫂，又深情地看了一眼潘金莲，退出屋门走了。潘金莲手扶着门边哭了。

武松从家里出来并没有去县衙，而是到落着一层薄雪的树林里，用练武打击来排遣胸中的郁闷，由于出了一身汗感冒了。眼看天就黑了，潘金莲坐在饭桌旁看着摇曳的油灯发呆，又几次上楼推窗张望，惦记着武松坐立不安。武大郎挑着空担子进来说他听二弟的一个部下说二弟病了，今晚就住在县衙里了。潘金莲一听火了，让快去把二弟闹回来，抬也得抬回来，回家给二弟做碗热汤面吃。武大郎正要去，武松的几个部下用担架把武松抬回来了。饭后潘金莲扶着武松进了武松的房间，武松一下躺在了炕上，潘金莲拉过来被子给武松盖上，摸了摸武松的脑门。半夜里，潘金莲又下楼来给武松送水，武松喝了，潘金莲摸武松的头看烧退了没有，然而她把手下滑着，摸了摸武松脸，又往下摸着武松的胳膊、胸脯。武松用被子盖严了身体，说嫂嫂不能这样啊。潘金莲的嘴贴近武松的脸说，世上男人多得是，金莲是仰慕你这个英雄好汉！自己家里眼面前的英雄好汉，你哥哥什么样你不是看不见，我们一起过日子，家还是家，热热乎乎的，我们再生几个漂漂亮亮的孩子，难道不好吗，再说这样的家有的是啊，你怕什么呀。潘金莲又把手伸进武松的被窝，武松像刺猬裹严了身子，说瞎大天，武松也不能越格半步！潘金莲最后生气说看来你也仅仅是个打虎的英雄罢了！

西门庆准备给东京蔡京宰相送生日礼物，非得让县衙派武松不可。武松临走前把哥哥武大郎约出来说话。武松把嫂嫂的想法说与哥哥，武大郎哀求武松就算为了成全哥哥这个家，弟弟就随了嫂嫂。武松说咱哥俩虽说是两个娘生的，我是哥哥带大的，如今我怎么能伤害哥哥呢，要说嫂嫂也挺可怜的，嫂嫂这样想，也表明嫂嫂是个好人，不是胡乱来的人。最后武松说咱哥俩把话说开了，就是希望哥哥对嫂嫂好一点，维持住这个家。晚上武松回家取被褥，潘金莲抱着武松的被褥送武松到院门口，武松接住被褥，潘金莲却没有松手，不肯让武松搬到县衙，武松坚持要走。武松走后，潘金莲栓上门，蹲在门边哭了。武大郎来扶她进屋，她不肯，仍旧哭着。出了院门的武松心情也很沉重，进退两难，凝望着飘着大雪片的天空，雪花落在武松的脸上，融化了，就像泪水，武松一狠心走了，武松的身影像被大雪吞噬了似得消失在雪夜里。潘金莲病了，武大郎买炊饼临走时，托王婆过去陪陪潘金莲。王婆给潘金莲炖了鸡蛋羹，王婆拉起潘金莲的手问闺女这是咋了，潘金莲叫了声“干娘”就扑进王婆怀里呜呜地哭了，王婆也哭了。

潘金莲病好后继续去给王婆做棉衣。王婆不好意思说上回就怨干娘，就怨那该死的鱼给糊了，西门大人才有了空当欺负莲儿的，干娘没有护好你。潘金莲也不好意思。王婆话锋一转说不过西门大人还是挺好的一个人，也挺仗义的，是个爷们。潘金莲只是叹了口气。王婆把话引到了武松上，说武都头出门什么的。潘金莲一听就没好气地说什么武都头，他就是“武木头，”别提他，永远不回来才好呢。王婆知道潘金莲的意思了，说干娘也觉得莲儿的想法倒是挺好的，他二弟要是愿意，还是热热乎乎的一家人，再有几个孩子，肯定个个漂亮，这样的人家有的是，过得还蛮好的。潘金莲无奈地说他哥哥好像都开窍了。王婆又劝潘金莲等武松回来再看看。潘金莲却说了句哪儿见石头能孵出小鸡的，就问起西门庆被她上次扔剪子时划伤的手好了没有。王婆说那天你一气走了，西门大人可懊悔了，他说他不该对你那样，不过，不过西门大人对你还是一往情深，还总是惦记着你呢，问了干娘好几次，问你是不是还在生他的气，还想当面向你赔不是呢。王婆看了看潘金莲是脸色，说哪天让他给莲儿道个歉，是该让他好好给我干闺女赔个礼，你也再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潘金莲像是在生气，但脸上露出羞答答的高兴。正说着，潘金莲好像听见衣柜里有响动，王婆就说可能是进去了老鼠，吓得潘金莲要走，王婆也没有硬留她吃午饭。其实，王婆提前就把西门庆这只“大老鼠”放进去了，王婆外面的“把脉套话”过程，西门庆全听见了，听得是忽而喜忽而忧忽而惊忽而怒的，王婆“欲擒故纵”时他就怒，恼怒王婆怎么向着武松说话。王婆送走潘金莲把西门庆放了出来，王婆搂抱住西门庆问他听的有戏了吧，这回高兴了吧，西门庆也楼住王婆谢谢干娘，王婆趴到西门庆的背上说那你还不再好好谢谢干娘。西门庆从后门走时，以及潘金莲回家时，都被师爷安排的探子“刀疤脸”看见了。

迫不及待的西门庆，第二天就拿着一盒糕点和几根糖葫芦去看潘金莲。王婆从二楼的窗户看见了西门庆进了武大郎家。西门庆和王婆的举动，又都被躲在街上一墙角后面的“刀疤脸”看见了。西门庆进了家搂抱住潘金莲，潘金莲两只手噼里啪啦打着西门庆，西门庆说都是我不好惹妹妹生气，潘金莲一手接过西门庆手里的糕点盒子和糖葫芦扔到了楼梯下，西门庆抱起潘金莲上床，潘金莲还不住地打着西门庆，眼泪涌出。西门庆在潘金莲身上猛烈地动作着，泪流满面的潘金莲两手紧抓着西门庆的两只胳膊，既委屈更是娇滴滴抽泣的哭着，哭着哭着，“啊…啊…”地放声哭了出来，然后紧紧搂抱住西门庆的脖子和肩膀，喘息声仍带着娇滴滴的哭音。潘金莲的哭，既有她成全家庭的善意被武松拒绝的无颜和伤情，又有西门庆此前对她不尊重所受的委屈，更有尝到了从未尝到过如此之欢愉的喜极而泣。这一切的一切，此刻像山洪般地喷泄了出来。就在西门庆与潘金莲欢愉的同时，在途中客栈炕上午休的武松，突然像被什么惊了一下腾地坐起，瞪着眼睛发呆，摇了摇头清醒着自己。此时的武松可能有所感应，也许想起拒绝了嫂嫂的善意，嫂嫂在家里可能已经“红杏出墙”。西门庆觉得王婆茶馆成天喝茶人很多，影响他进潘金莲家，就把茶馆改做了平时无人登门的棺材铺。

武大郎还和往常一样上街买炊饼，一天没围围巾就要走，潘金莲喊住他，给武大郎围上围巾，还责备他大冷天光着脖子就走呀。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边走边叫卖着。“刀疤脸”拿着一条口袋紧追上武大郎说我家雇工盖房，都把炊饼卖我吧，说着就把武大郎拉到路边，快速地往口袋里装炊饼，“刀疤脸”把钱付给武大郎，说大冷天快回吧。“刀疤脸”背起口袋，赶快拐进了一条小巷。武大郎回到家见屋门关着，门后堵着一条吃饭坐的小凳子，上面放着脸盆，脸盆一半悬在凳子面的外面，摇摇欲坠的样子感到奇怪。二楼上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欢愉的声音，被脸盆掉地的声响吓得静了下来。西门庆从武大郎家二楼的窗户跳到了街上，进了通往王婆家后门的小巷里。躲在武大郎家远处一个墙垛后的“刀疤脸”看见了这一切。武大郎上楼见潘金莲光着上身躺在床上，就问潘金莲怎么前半晌睡觉了，潘金莲懒洋洋地说夜里没睡好，打发你走了就瞌睡了，我睡得正香，都让你给搅了。武大郎下楼还又问怎么还顶着门，潘金莲说怕风吹开。武大郎又问那洗…，没等他说完，潘金莲就说洗脸盆是倒了水关门忘在那儿了。武大郎关上门，将信将疑，想起了潘金莲醉酒后说过西门庆调戏她的事。被窝里的潘金莲想象着武大郎此刻的心思，心里替武大郎说那眯一会儿为何还脱光了呢？潘金莲心里说脱光了舒服呗！潘金莲想到这里暗暗发笑，身子在被窝里抽动了几下，心里在骂哥俩，一对蠢货！
西门庆跑到王婆家，王婆说干娘一再提醒你，被他撞见千万别动手，就你那身手闪脱手会打坏他的，弄不好会出人命，你完了，金莲也跟着完了，不管是武松，还是你西门大人，我都是为了金莲，你不能害了我的莲儿。西门庆走到窗前，开了条窗户缝朝武大郎家悄悄骂了一句“害的我们半截子！这个该死的三寸丁！”王婆哈哈笑了。
知县和师爷送走“刀疤脸”，师爷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知县无奈的说这种事不好管，师爷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武都头，知县点了点头。

大年初五，武大郎就又开始上街卖炊饼了。然而，武大郎没有像往常一样沿街叫卖，而是走进了一家杂货铺去取暖，他是在看西门庆是否去他家。果然不一会儿西门庆从杂货铺门前经过去了他家的方向。武大郎这个人就是其貌不扬，性功能不行，脑子还算够用。他估摸着时间往家走。
潘金莲在二楼窗户纸上一个小眼儿里弓着背看见西门庆来了，抽回了压在窗户缝里的暗号绿布条，高兴的捂着胸膛走到楼梯口藏了起来。西门庆上到楼上，潘金莲从他背后吓了他一下，两人猛扑在一起，紧紧拥抱亲吻，边慌乱地脱着对方的衣服，边往床边挪动。武大郎进了家，听见楼上西门庆和潘金莲做爱的声音，抹下炊饼筐的绳子，举着扁担冲上楼。来不及逃脱的西门庆用被子胡乱裹住下身，奔到楼梯口迎战武大郎。潘金莲吓得尖叫。武大郎举着扁担向西门庆打来，还骂着比武时我弟弟怎么没把你打死！没等武大郎的扁担落下，西门庆一脚踢在武大郎的心口窝上，武大郎立马惨叫着松开扁担，捂着心口窝，滚下楼梯。潘金莲大声喊叫着不要打！不要打他！武大郎捂着胸口，蜷缩成一团，在楼梯下来回打滚，惨叫个不停。西门庆气吁吁地下楼，把躺在楼梯口的武大郎往边上踢了一脚走了。潘金莲不知如何是好，正要去找王干娘，王婆正好急匆匆进来，边往屋里走边责备潘金莲和西门庆，特别是说西门庆怎么这样呢。
西门庆回到药铺火气未消，他打发李朗中去看武大郎也回来了？李郎中说胸腔里有内伤，有淤血，咱们先给他开几附药看看，西门庆同意。
知县和师爷继续让“刀疤脸”监视西门庆的动向。

在王婆家里，王婆正训斥着西门庆，王婆说给你左说右说好说歹说，你就是耳旁风，这种事没出大事，爹娘老子也不好管，别说哥兄弟了，你一旦把人打坏了、打死了，就是当家子、亲戚们都会出来做主的！武都头把他这个大哥，当亲爹似得，他要是知道了，怎么着都不会饶了你！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抓紧给他瞧病，瞧好了，武都头回来他还能咋样，金莲又不是他老婆！西门庆只是灰溜溜地听着。王婆给武大郎送去一小罐鸡汤，潘金莲抱住王婆哭了。这时，西门庆提着礼品来了，说再过几天看看，多补补！潘金莲既像生气又似撒娇，说都怨你！都怨你！这个时候西门庆还朝潘金莲微笑了一下。

在一个大风呼啸，漆黑阴森之夜，“刀疤脸”翻墙潜入到武大郎家里，藏进屋里墙角一口大缸。小屋炕上的武大郎闭着眼微弱地呻吟着。这时，屋门轻轻地开了，“刀疤脸”把缸盖欠起一条小缝隙看了看，知道是西门庆来了。“刀疤脸”把缸盖举起些听着楼上的动静。潘金莲在楼上没好气的说不，不嘛！我那还有这个心情！不嘛！楼上，西门庆已经光着身子进到了潘金莲被窝，强行亲吻着潘金莲，潘金莲来回躲着，推打着西门庆，说都怨你！都怨你！潘金莲渐渐地搂抱住西门庆与他亲吻起来。躲在小屋里的武大郎睁开眼听了听，疼痛呻吟得更加厉害了。“刀疤脸”静静听着西门庆与潘金莲激情蓬勃做爱的声音。武大郎边疼痛呻吟着，边嚷嚷着说二弟啊！你快回来呀！二弟呀！在潘金莲身下的西门庆停住了亲吻，静静听着武大郎的声音，他听见了武大郎说二弟快回来，给哥哥报仇呀！武大郎的这些活对西门庆刺激很大，西门庆亲了一下潘金莲的脸，说看来留着他是后患，让他到阎王爷那儿卖炊饼，对人就说他是得了心疼急病死的！西门庆腾地坐起就要下床，潘金莲也急着坐起，紧握住西门庆的一只胳膊，说你要干什么！你万万不能过了头！你应赶快治好他的伤病，我们这样凑合着过就好！西门庆冷笑了一下说治好他的病，堵不住他的嘴！说完就下楼，潘金莲大声喊着，说你千万不要！不要啊！西门庆哪里听的进去，进了武大郎的小屋，一条腿压住被子里武大郎的腿，一只手臂压住武大郎的胳膊，一只手抓起一块毛巾捂住武大郎的嘴。潘金莲进来往开推打着西门庆，说不要！不要！你原来是魔鬼！你这个魔鬼！禽兽！武大郎不一会儿就不动了，潘金莲惊吓得精神失常，惊疯了，不停地大叫着不要！不要！不停地跳着脚，出了小屋，围着饭桌跑着 、跳着，哈哈大笑着，又说着儿歌似得词儿：“打虎打虎大英雄，送给嫂嫂花衣裙！送给嫂嫂花衣裙！缸里的“刀疤脸”目睹了一切。

武大郎变成鬼后向西门庆复仇。一天晚上，西门庆回家，当快到门口时，眼里、嘴里流着血的武大郎举着扁担从大门旁边墙垛后面窜出，喊了一声“炊饼”就向西门庆打来，吓得西门庆大喊大叫着，他与武大郎周旋着、躲闪着、向门口退着，用屁股撞开了门，进去后赶快关上门。西门庆紧紧推住门，栓上门栓。武大郎在大门外喊着“炊饼！炊饼！”西门庆大声朝院里喊着：“快来人呀！有鬼呀！打鬼呀！”三进式四合院相连的各屋先后点亮了油灯。几个老婆有拿扫帚的，有拿木棍的，也有空着手的，乱喊乱叫着向西门庆跑来。西门庆吓得和她们哆哆嗦嗦地说：“有鬼！外面有鬼！武大郎啊！”几个老婆把西门庆围在院当中，都朝四下里瞅着。西门庆哆哆嗦嗦地说：“有鬼啊！武大郎呀！”武大郎仍在喊着“炊饼！”围在老婆们中间的西门庆问老婆们“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多数说没有听见，有的说“好像听见了，在喊什么炊饼！”眼里、嘴里流着血的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围着西门庆和他的老婆们转圈,喊着：“炊饼！西门庆拿命来换炊饼！”西门庆惊吓的喊叫：“你们看见了吗？鬼！武大郎就围着咱们转哩！”多数还说“没有啊！”有的说“好像看见了！还挑着担子！”有的说“我就感觉有股风在围着我们转！”说看见了的那个老婆吓得昏死过去。西门庆的一个儿子用一根竹杆挑着一串燃放着的鞭炮把武大郎的鬼魂驱赶走了。

王婆照顾起精神失常的潘金莲。一天王婆上街买菜，西门庆在王婆家的棺材铺里追抓着潘金莲，武大郎的鬼魂举着扁担追打着西门庆：“你这个奸人，快拿命来换炊饼！”潘金莲跑上楼，西门庆强奸了潘金莲。王婆上街买菜从后门进来，听见楼上潘金莲的嘶喊求救，边快步上楼边大声骂“你个畜生！她都疯成这样了，你还想占她便宜！”


第二年暮春，武松公务回来先到县衙向知县和师爷复命，知县、师爷和“刀疤脸”把他走后他家发生的事情，说给了武松。武松愣了一会儿，狠狠一拳砸碎了太师椅旁边的木茶几。知县和师爷劝慰武松冷静，不可莽撞妄动。西门庆正在狮子楼一个临街的房间里与几个歌妓吃花酒，武松进来一刀劈碎了餐桌上的饭菜、餐具。西门庆惊得目瞪口呆，几个歌妓吓得连喊带叫奔出屋去。西门庆起身一跃想破窗逃出，武松健步跃上窗户，一手扒住窗户框，一手“海底捞月”把西门庆揪了回来，摔回到屋里的餐桌上，餐桌被砸碎了。武松大喝一声：“锁了！”门口的几个部下给西门庆的手臂上了锁。西门庆爬到武松脚前，哀求武松说打死我吧！死在打虎英雄手下值了！武松一抬脚把西门庆推到一边，说你不配！我怕脏了我的铁拳！”
县衙依律处死西门庆，一头牛拉着木笼囚车里的西门庆从县衙大门口向街上走去。后面跟着两个刀斧手、武松、县衙办案人员以及武松的十几个部下。街上的人们拥挤着观看，有的向西门庆投掷鸡蛋、蔬菜等，人们喊着“这个大地痞早该杀！”、“为民除害！”、“天理昭昭！”等等。狮子楼门口以及二楼客间窗户里都是看客，乡绅彭柏之与身旁的财主李东夫说：“他和武松比武，武松武德高尚没有打死他，你老兄当时着的什么急呀！这不，犯了天条，自有国法！”行刑的队伍走到武大郎家门口和王婆的棺材铺门口，西门庆朝着棺材铺门口的王婆、潘金莲高声喊：“王干娘，下辈子还做你的干儿子！金莲！下辈子我用八抬大轿来娶你！西门庆哈哈大笑着！说我西门庆活的值了！值了！潘金莲在王婆身边嘻嘻哈哈、蹦蹦跳跳闹着，从王婆手里挣脱。西门庆此时还看见了鬼魂武大郎。潘金莲跑到囚车前跑着、跳着、旋转着、笑着…。西门庆哭了。潘金莲又欢蹦乱跳地上了囚车，在西门庆脸前绕着作为她和西门庆约会暗号的绿布条，笑着的西门庆泪流满面。武松让王婆赶快去拉回嫂嫂。

武松打算离开阳谷，远走他乡。知县和师爷与武松话别，武松说阳谷是武松的故乡，更是武松的伤心地，远走他乡，倒也心静！武松谢谢县太爷！谢谢师爷！武松就此别过！“刀疤脸”牵着武松公务外出的那匹马过来。师爷说这匹马送英雄当脚力吧！后会有期！好好开始新生活！保重！

武松回家向哥哥的灵牌磕头辞别，心里默默地说哥哥安息吧！弟弟记得哥哥的话，会照顾好嫂嫂的！然后，武松在屋里楼上楼下四处找着什么重要的东西，最后看见在他小屋睡觉头枕的地方炕席鼓起一块，揭起炕席，取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他送给嫂嫂花布做的那件衣裙，武松用手轻轻摸着衣裙，又深情凝视着放衣裙处的炕席，抖开衣裙打量了一会儿，叠好放进行李包袱里，捆好挎在肩上，走到屋门口又回头看了看走了。

王婆家旁小巷口的街上围观了许多人，武松牵着马等在巷口。王婆一手拿着一个小包袱，一手拉着蹦蹦跳跳的潘金莲，眼含泪水走到小巷口，把小包袱递给武松说给莲儿的！武松不肯收说王干娘留着用，您老多保重！王婆又递给武松说干娘无儿无女，莲儿是我干闺女，带上去外漂泊用得着！说完捂着鼻子哭的更厉害了。武松安慰着王婆说干娘别难过！自己多保重啊！潘金莲围着王婆和武松欢蹦乱跳地绕着、笑着。武松拉住潘金莲，把她扶上马，潘金莲高兴地喊叫着“啊！骑大马喽！骑大马喽！骑大马！坐花轿！骑大马！坐花轿！”武松牵着马朝着去年打虎归来进城的方向走了，武松向街道两旁的人们挥手致意。两旁的人们也向武松挥手送别。王婆站在“棺材铺”门口，泪水涟涟地张望着已经走远了的武松和潘金莲。武松牵着马驮着潘金莲快走出城门时，陡然响起锣鼓唢呐的声音。武松走到城门外找寻着乐队，武松向城楼上看去，原来是知县、师爷、李东夫、彭柏之等几位乡绅财主和乐队在城楼上为他送行，武松向着城楼上拱手致谢。武松上了马，回头向城楼上、城门口的人群挥了挥手，策马小跑着走了。城楼上下的人们久久挥手送行，武松的十几个部下整齐跪着拱手抱拳为他送行。

武松搂着潘金莲在春意盎然的柳树林中策马奔跑着，涉过一条浅浅的河水，马蹄溅起白色的水花。他们走到一山坡下，树林边有一股山泉潺潺流淌。武松把潘金莲扶下马，去一旁树上栓马。潘金莲跑到山泉边喝水，跳进水里拍打着水、潲着水,大声喊着：“骑大马，坐花轿，打虎打虎大英雄，送给嫂嫂花衣裙！骑大马，坐花轿…”她的喊叫声在山坡上、山林里回响，也引来了一只老虎从山林里向潘金莲跑来，潘金莲被惊吓得大喊大叫，在山泉里乱跑着。武松见状握刀飞奔过去，挡住潘金莲，就与老虎展开搏斗。潘金莲大喊大叫着跑出山泉，跑到一块大石后向武松那边紧张、惊恐地张望着。树上栓着的马也被惊吓得朝武松那边张望着、嘶鸣着、围着树来回转着、用前蹄刨着地。经过一阵搏斗，最后武松瞅准老虎腾跃向他扑来的当口，双手握刀刺进老虎肚里，老虎就势摔在地上死了。疲惫的武松仰面躺在地上喘息着。被惊吓恢复了神智的潘金莲向武松跑来，急忙抱起武松的头，搂住武松的肩，喊着“二弟！二弟！深情地凝视着武松，武松也久久深情微笑望着潘金莲。

武松搂着潘金莲在缓缓起伏的山坡上、盛开着桃花的桃林中策马小跑着，上了一个高坡，潘金莲向后扭着身子一手搂住了武松的肩膀，而武松也亲吻着潘金莲。
传说他们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异乡定居下来，生儿育女，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